
家乡延寿有个高转轴屯，典型的东北村落，距今有
二百来年的屯史。高转轴屯这个屯名叫了几十年之
后，乡亲们不知不觉去掉了一个“高”字，而转轴屯却延
续下来了。

站在高处眺望转轴屯，眼前呈现的是一个绿色大
圆圈儿，圈里的房屋在绿树的掩映下古色古香，亦真亦
幻，像一幅流动的画卷。若从平地上看，转轴屯到处都
是茂盛的绿树，屯子仿佛坐落在绿树丛中，树儿比房屋
高出不少。转轴屯，远近闻名，风光宜人。听转轴屯年
岁大的老人讲，转轴屯还没立屯子的时候，从外地来了
一对年轻夫妻，两人都二十多岁。男的叫高龙，个头不
高，说话办事特机灵，而且心地特善良，村里老人都笑
着说这年轻人办事灵活会“转轴”啊！高龙热心肠，谁
家有个大事小情他都乐意帮忙。后来人们都叫他“高
转轴”。而高转轴屯名也就跟着叫开了。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高龙这对小夫妻在转
轴屯安顿下来后，高龙就出去“招兵买马”，找来不少人
在转轴屯开荒种地，造屋安家，生活用品都是高龙置
办，分文不取。高龙又给自己家添了九匹马，八头牛，
雇了几个长工播种收割，忙不过来时又雇一些短工。

高龙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有同情心和人情味。他
心眼多，但不耍奸心眼；他会转轴，不转歪轴；他会处事
会说话，处的是正事说的是宽心话。转轴屯设立没多
长时间，高龙就带头栽树，他说：“咱们这个屯子除了留
几条过道外，大大方方围着屯子栽一大圈树，树围屯，
不受贫。栽它一个大圆圈，全屯子团团圆圆。”他抹了
一把额头的汗说：“谁眼尖看出来没有？咱们栽的树就
是三样：榆树、松树、柳树，栽样数多了花花搭搭的没有
用。榆树结钱，有钱花；松树四季都绿汪汪的，万古千
秋；柳树喜水，咱屯子旁有条河，一看浪不丢的，心里头
乐呵，日子能不旺兴吗？”大伙七嘴八舌地说，高龙叫高
转轴一点不屈得慌。

高龙开荒开了好几十垧，高岗处低洼处，河边山
脚，边边垃垃，遇到收成不好的年头也不亏本。有一年
收完秋，不时有野兔蹭蹭乱窜。高龙的庄稼丰收了，一
时兴起开始转轴了，他对长工短工说：“谁要是能把兔
子撵到别人家地里抓住，晚上吃饭赏一大壶酒，格外加
一道好菜。”这帮傻小子们来了劲头，追兔子追出去老
远，大汗淋漓还是一圈一圈穷追不舍，一只兔子实在跑
不动了，被一个长工捉住。那个长工一只手攥着兔子
的两个耳朵，一只手攥着两条后腿，双手举起兔子向跑
来的弟兄们高声嚷嚷：“捉到了！捉到了！”大伙跑过来
一看，有人说：“兔子捉到了是不假，你看看是谁家的
地？”大伙面面相觑，继而哈哈大笑，高掌柜家的地盘太
大了，高转轴真会逗人玩呀！高龙不慌不忙地走来了，
他摸了摸兔子说：“还挺肥实，好！今个儿晚上的酒早
都准备好了，管够喝，就等着这只兔子当下酒菜呢。”长
工短工们围着高转轴身前身后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嘻
嘻哈哈说笑。

一年又一年，转轴屯的日子越转越好。转轴屯周
围，又设立了福德屯、李家屯、编席屯……不管哪个屯，
也没有转轴屯富庶。外屯的媒人，都爱往转轴屯跑就
是一个证明，无论说媒成不成，转轴屯的人都是好吃好
喝招待。转轴屯女子不爱嫁给外屯，男子再不起眼儿，
也能娶上外屯一个不错的媳妇。来福塌鼻梁，相貌平
平，铲一整天地也不知道歇气。天擦黑的时候他扛着
锄头回家，头发造得戗毛戗刺的，小脸魂儿画的。有人
拿来福取乐：“福子，今个儿铲几根垄？”他仰脸朝天想
老半天，也没数明白。有天晚上闲来无事，来福的父亲
来到高龙家唠嗑，他说：“转轴兄弟，我和你嫂子就这么
一个孩子，来福是扔二十奔三十的人了，你得费费心给
介绍个媳妇呀！来福相了好几次亲了，女方家那边不
乐意，都整黄了。我看，这事非你转轴出面不可了！”高
龙被逗乐了，他说：“老梁大哥，你别着急上火，一个屯
子住着，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要不给来福找个好媳
妇，对不起大哥大嫂。”他接着又摆一个理儿：“老梁大
哥，你们老两口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过日子，家底厚实，
不都是给来福攒的吗？这世道就是这样，你要是富了，
女方家不光不要钱，还倒贴呢。编席屯赵老五家的二
丫头，你们不都相中了吗？这个媒我保证保妥！”来福
的父亲说：“转轴兄弟，这个轴转妥了你能多活十年
啊！”没出几个月，来福和赵二丫结婚了，一年之后喜得
贵子，来福的父亲美气的成天唱唱咧咧，他逢人便说：

“转轴对老梁家有大恩大德啊！”有人反驳他：“老梁，你
那话说的不在行，转轴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高龙没帮
过？谁家有个为难遭窄，不都是高龙出头吗？

转轴屯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知道高龙名字的人
越来越少了，然而转轴屯这个村名，知道的人却越来越
多。

转轴屯往事
□金恒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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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社就在屯西一处高岗处，与屯子
隔着一条大沟——这条大沟是屯里人年
年取黄土形成的。黄土粘合性强，是脱
坯、盖房、抹墙、垒院墙必备的原材料，经
年累月的挖掘，就形成了这个沟。有了这
个沟，铁木社就与屯子隔离开来。毕竟，
这个铁木社是公社的一家企业，高高在
上，只不过落地我们屯而已。

铁木社，当然与铁和木有关。与铁有
关的是铁匠炉，一缕一缕的蓝烟，爬过房
脊，像一列奔跑在玉米林中的蒸汽火车。
铁匠炉内，放着台钳、砧子、钎子、不同型
号的铁锤和一缸清水。呼哒呼哒的风箱，
一收一缩，吹着炉膛里的煤，烧着埋在煤
里的铁块、铁条和半成品。几个铁匠光着
脊背，扎着帆布围裙，不时从红彤彤炉膛
里用铁钳夹出铁块、铁条，放到砧子上，有
年轻的铁匠抡起大锤、年长的铁匠操起小
锤，一大锤，一小锤，“叮当”“叮当”……

“呼哈”“呼哈”……轮番敲打，仿佛一幕编
排有序的拉场戏，也像一场噼噼啪啪的疾
风暴雨。

年轻的铁匠就是我的大哥。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

得以恢复，大哥高中毕业正赶上，满怀信
心想考上大学，可连考了两年，没有金榜
题名。大哥很沮丧。巧了，公社那一年在
我们屯西建起铁木社，四合院，有铁匠炉、
木匠铺。大哥就被招进铁木社，成了铁匠
学徒工。别看是学徒工，可在农村那是被
高看一眼的，因为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
遭受日晒风吹，穿上劳动布工服，戴上了
白手套，早九晚五，踩着点上下班，是工人
了。

铁匠炉的主要产品是马掌、马掌钉、
锄头、镰刀、二齿子、四股叉、洋镐……凡
是干农活用的铁器，铁匠炉都能生产。铁
匠炉的门前，用粗壮的木头，竖起一个“门
字型”，是用来给马、驴和骡子挂掌设施。
只见大哥和他的师傅老毛头，熟练的把马
牵入“门字型”，快速用手腕粗的棕绳，一
道道将马固定在“门字型”里，然后逐一拽
起马的蹄子，用铁钳拔下蹄子上磨薄的铁
掌和铁钉，用烧红的烙铁，放在蹄子上烫
平，接着用一把磨得飞快的短把镰刀，一
刀一刀修剪不规则的蹄子。烙铁在蹄子
上刺啦啦地冒烟，一种焦糊却有着香气的
气味，立马荡漾开来，让围在四周等待捡
拾马掌马钉的我们这帮小孩子，没少贪婪
地吮吸。

给马挂掌这一套动作，别看简单，可
没胆子和经验，也是不好完成的。胆小
的，遇到烈性马，翻蹄亮掌，是要挣扎一番
的，有的铁匠前拉后稍，哆哆嗦嗦，整半天
也整不服，一身汗就下来了；还有的躲闪
不及，被马踢伤。尤其钉马掌时，是要掌
握恰当分寸的。弄不好，就会钉偏，外形
不好看。离蹄边近，容易豁掉，不抗造，太

往里，就很容易钉到马蹄子的肉里。那可
是大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事故，不仅废
了马掌钉，还会弄瘸了马腿。马是要休息
一段时间，养好了马掌钉伤，才可以再
用。在那个大牲口紧缺，且是犁地驾车主
角的年代，挂掌伤了马，挺砢碜的，车老板
心疼马，会嘲笑挂掌的铁匠，更严厉的是
会受到师傅的责骂以及被扣工资。

大哥就没少挨师傅的骂。他哭过、彷
徨过，想放弃过。可大哥终了没有自暴自
弃，而是眼含热泪，刻苦钻研，用模型苦苦
练习，没到三年，就成了师傅老毛头出类
拔萃的门生。他非常勤快，扫地、打水、倒
料……样样跑到前面；他抡锤，稳、准、狠，
火候掌握有分寸；他打的镰刀，钢口恰当，
淬火时间正好；他修理的马蹄圆润、挂的
马掌瓷实扛用……成了远近闻名的“秦铁
匠”。

那时全国大炼钢铁尚有余温，铁木社
也不甘示弱，堂吉诃德似的支起炼钢炉，
与翻滚的铁水决斗，翻砂出的犁铧、铁锅、
炉箅子，技术不过关，脆如核桃酥，出炉就
裂纹掉碴，根本不能用。见大哥手巧、聪
明，领导就把他从铁匠炉调到炼钢炉，并
派到大连去学铸造。两个月后，大哥回来
了，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大哥带回了很多
我们见都没见过的水果，我们一连朵颐了
几天，满嘴洋溢着大鸭梨小苹果的香甜，
令屯里的小伙伴十分艳羡。铁木社的铸
造，终于没有成功，一堆堆废铜烂铁，冒着
缕缕蓝烟，围在茕茕独立的炼钢炉旁，仿
若是在祭旗。

在铁木社期间，大哥还干过车工，车
出的波浪槌子、蜡台、擀面杖，街坊四邻都
竖起了大拇指，夸大哥的手艺头子了。大

哥还干过焊工，焊的火炉、灶台、铁栅栏，
被各家各户一直使用，而谁家的四股叉、
耙锄子、镰刀、二齿钩折了把、断了齿，会
一副讪笑，来求大哥焊接。大哥就在焊花
闪烁的铁木社大院，铺展着手艺，人生的
得意，如满地的土豆花似的荡漾开来。

后来，父亲为大哥争取到一次当兵的
机会，客都请了，就差穿上军装戴大红花
了，愣是让母亲哭黄了。母亲说，那老鬼
（指我父亲）不顾家，我指望不上，好歹小
军（大哥小名）熬大了，还靠他撑家哩……
命运就是这样波诡云谲，凭借大哥高中文
化，一米八的个头，又长得周正，在部队转
干恐怕没有问题。而转了干，留在部队，
就等于有了大出息……失去了那次机会，
大哥偷偷跑到公社大院，望着送兵的大敞
篷卡车跑远的影子，泪流满面。自此大哥
始终没有脱离农民的标签，就是后来生意
从大小兴安岭，做到南方各地，又破产回
到原点。可大哥从来没有提起那档子
事。而母亲说起，总是带有几分惭愧，哀
叹连连。

时光恍然而过，可回忆却不只是大哥
在铁木社的英姿勃发，还有岁月的沉重与
微光，更有对生活的感悟与感恩。

今年春节，人近六旬的大哥，拖着脑
血栓后遗症不听使唤的双腿，回到了老
家。那个铁木社已经变成了机械加工厂，
生意红火……看着看着，大哥的眼泪就下
来了，“四十年了，变化太大了……”

是呀，无论春风得意，还是命运多舛，
大哥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也从来没有一
句懊悔，他常说的是“感谢生活，感谢那些
经历”。我想他的内心深处，一定还亮着
那膛燃烧的炉火，响着铿锵的打铁声。

那年那月铁木社
□红雪

东北早期的铁匠铺。

1981年，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管理站对安邦河流
域等双鸭山市属部分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滚兔
岭遗址、中华西山遗址、七一东山遗址、七一西南山遗
址、中华东山遗址共五处遗址。1984年，黑龙江省文物
考古队选择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揭露
面积1500平方米，清理半地穴房址14座，出土遗物60余
件，主要以陶器为主，也有石器和铁器。

陶器质地皆为夹砂陶，制法均为手制，器壁厚薄不
均。陶色以褐色为主，占总数的 92%；其次为红衣陶，占
总数的 8%。素面陶居多，占总数的 84%，少量陶器饰有
锯齿状附加堆纹、凸弦纹、凹弦纹。主要器类有瓮、罐、
壶、碗、钵、杯等，最富特征的陶器是形体高大的敞口鼓
腹罐和斜向上翘的香蕉状单把罐。

这次为大家介绍的这件敞口鼓腹罐便是出土于黑
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口径 43.5厘米，底径 14厘
米，高 55厘米。器形为圆唇，侈口，鼓腹，小平底。陶色
为红色，多处有掉色。腹部饰有两道凸弦纹。

滚兔岭遗址是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原西南部聚
落遗址群中一处规模较大的遗址。其绝对年代，据F7居
住面上的木炭测定，分别为距今 2140± 70、2080± 70年，
树轮校正为BC336——1年；采自F1居住面上的木炭测
定，分别为距今 1955± 70、1900± 70 年，树轮校正为
AD26——213年。相对年代为两汉时期。

滚兔岭遗址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有一定的分布地
域，有一群独具特色的可以区别于其它文化类型的器
物。该遗址文化面貌新颖，特征鲜明，文化性质和年代
比较清楚，故有考古学者提出“滚兔岭文化”的命名。之
后数年间，考古工作者在三江平原又进行了多次的考古
调查，发现了数百处相似的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

敞口鼓腹罐
□冯骏

荒草甸子，黑土地上的辽阔草原。曾
是我家后窗百看不厌的“风景画”。让我对
那片亘古荒蛮、地老天荒的荒草甸子，充满
好奇与臆想，感觉神奇又神秘。窗户就是
一个画框，荒草甸子就是镶嵌在画框里的
一幅会变幻的画。春夏秋冬，景色各异；黎
明日暮，精彩纷呈；阴晴雨雪，轮番展示；风
霜雷电，纷至杳来。尤其耳闻黑土地上那
么多动人心魄的传说和故事，更觉得荒草
甸子如同不可思议的万花筒，变幻着种种
莫测的传奇。

后来，由于常去荒草甸子，春耕夏锄，
打草收割，还随大人去穆棱河打过鱼，渐渐
地，如同春日清晨，黑土地上面笼罩着的厚
厚雾纱，在阳光下烟消云散。感觉这里不
再神秘，但仍掩不住那份神奇。

荒草甸子，顾名思义，这里的主人是
草。最多的当属小叶樟，当地人称苫房
草。广袤的沃野，碧绿的草色是春夏的主
旋律。小叶樟是草中伟男，个头高达一米
五，腰身挺直，粗壮茂盛，稠密匀称，均源于
黑土地肥沃丰厚，阳光雨水充足。“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赞美内蒙古
大草原的草美羊肥。北大荒的荒草甸子，
风吹草低，也看不到牛羊，实在是草的个头
太高了，“五大三粗”。

荒草甸子另一位主人，是湿地里遍布
的塔头墩子。那些密密匝匝、“昂头挺胸”
的塔头墩子，人称塔头。上面，生长着“关
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之一的乌
拉草。这些“地球之肾”的“肾小球”，负责
把丰盈的沼泽水过滤后注入地下，待干旱
时，又将地下的水输送到地表，散发到空气
中。荒草甸子里还常见到芦苇和香蒲草，
人称“苇子”和“蒲棒”。这两种生长在水塘
中的高棵植物，沿着远处山上流向荒草甸
子的“桃花水”和雨水壕，长成一道绿色屏

风，成为荒草甸子里的一道风景。
其实，荒草甸子不荒。不仅有草，还有

各种蘑菇、野菜。春天，遍地婆婆丁、苣荬
菜、老苍子、徽菜、刺儿菜、车轱辘菜和那么
多不知名的野菜，随处可见，纯绿色，无污
染。当年，曾与小伙伴们去甸子里挖苣荬
菜，每次都挖一麻袋，用狗拉的小车载回
来，喂鸭、喂鹅、喂猪。荒草甸子里有最好
吃的蘑菇“花脸蘑”，十分珍贵。须连天雨
后放晴，才可看到“蘑菇圈”，一次能采很
多。过去，黑土地那句“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名言”，和荒草甸子有
直接关系。冬天，北风呼啸，大雪漫天，“千
里冰封”，厚厚的雪把各种草埋在身下，只
留下一片白茫茫。“大烟儿炮”肆虐。狍子
野鸡无法觅食，不得不到村子里，拱柴草
垛，有的野鸡甚至到猪圈里捡食猪食。人
们在村口小路上，用夹子打住狍子，就可用
棍棒，捉到狍子。而野鸡吃饱后，常钻到柴
草垛或猪圈的草窝里，把脑袋深深地埋进
去，外面露着长长的尾巴，人称“顾头不顾
腚”，伸手捉住就行。

那时，荒草甸子不光有狍子野鸡，还有
许多种动物，如狼、狐狸、水獭、獾子、黄鼬
及大量的老鼠，黄鼬当地人称之为黄鼠狼
子或“黄皮子”。还有一种当地人称为“孬
头”的动物，大概是貉子。

春秋之际，会在天上写字的大雁，常在
荒草甸子里起降。豆子地里，最能吃的，怕
是歌中唱到的“远飞的大雁”。只是雁群数
量大，加之大雁食量大，粮食在尚未打场
前，就被大雁强壮身体用去了一部分，为遥
远的南飞，储备了足够的体能。偶尔，会有
美丽的天鹅从这里路过，短暂停留后，会继
续它们的征程。荒草甸子还有那么多种类
的鸟。最多的是鹌鹑。春季里，到处是母
爱啁啾，雏鸟呢喃，洋溢着新生命的气息。

和暖的初夏，风清日朗的日子里，荒草甸子
就是一个鸟语欢歌的大舞台，一部鸟唱虫
鸣的交响曲。

荒草甸子，名荒实不荒。春夏之交，花
开遍地，俨然壮阔的花海。小叶樟开着圆
锥形如同笔帽的褐色花，在枝头指指点点，
又像乱军阵前，枪戟近搏；塔头上乌拉草
花，小巧的穗状圆柱形淡褐色花朵，低垂着
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刚学会跳舞的少
女。洁白的芦花，高高举过头顶，傲视荒原
沼泽。正如歌中唱的：芦花白，芦花美，花
絮满天飞。而香蒲结出的蒲棒，像一个个
鼓槌，漫天挥舞着。远处滚动的雷声，可是
它们的杰作？一直以为草是不开花的，其
实错了。草不但开花，还会发出淡淡的幽
香。偌大的荒草甸子，就成了一个流芳溢
美的大花坛。于是，常感觉草原、荒草甸
子，这些词不是很准确。因为，都是只看到
了草，忽略了花。倒是觉得浩然在小说《金
光大道》里的称呼更准确些——“芳草
地”。“七月流火”，假如此时来到荒草甸子，
不会觉得热，湿润的微风，会吹散暑气。草
香和遍地小花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令人
陶醉。

天地寥廓，心如天马，远离凡尘，眼界
在天地广远之间扩展，心胸有一种豁然开
朗之感，会催生无限感慨和万般享受。我
理解了，元世祖忽必烈进京后，时常思念辽
阔的草原。于是，派人在皇宫大墙内，开垦
了一块青草地，常去光顾，聊解思乡之苦。
几十年了，当年屋后那片荒草甸子，如影随
形，魂牵梦绕，常常萦绕在心里，不时感动
着我，鼓舞着我，陶醉着我。忘不了，那草
木葱茏、生机盎然的荒草甸子；忘不了，那
原始粗犷、风情万种的黑土地；忘不了，那
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乡亲；忘不了啊，那
说不完、道不尽、浓浓的乡情。

荒草甸万花筒
□蒋蓁

每当我躺在席梦思床上时，眼前便浮现出父亲编炕
席的情景。那挥之不去的悠悠乡愁，似席篾子一样编入
我的心。过去的年代，农村孩子还不了解太多的炕席种
类，小时我只知道家里铺的炕席，是高粱秆皮儿（篾子）编
织的。那会儿，屯里人有个“猫冬”习惯。父亲不会“推牌
九”、“撸大点”、“三打一”，当到了“猫冬”季节，闲不住手
脚的他，便搭上案子编起炕席来。

父亲编炕席有个习惯，每天先绕屯子走一圈捡筐粪
后，才上铺开始编织。每个冬天编个十来领，除自己家换
领新席子外，再卖给本屯原预订的社员家几领，如还有剩
余便到街里换点零花钱。

父亲编炕席，一般在晚上编较多些，他说夜里编席子
出活多。那时候，屯里还没有通上电，父亲每晚都高挂小
洋油灯，掌灯熬油地编织出一领领席子。我认识炕席，是
从铺炕席开始的。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就是降生在炕
席上；当我刚刚会爬的时候，就是在炕席上一点一点移动
爬行；当我膝盖和屁股蛋儿印上印痕的时候，就是炕席花
子的纹状硌出的印花；当我第一次皮肤受伤的时候，是炕
席的席篾子划破我细嫩的肉皮而流点血；当我不知自我
控制便尿的时候，炕席就是我随便拉尿的地方；当我第一
次喊着母亲玩惊险的时候，就是从炕席上移到炕沿，又翻
空落地摔得嗷嗷叫唤；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就是从炕席上
走到屋地上，又从屋地上走到外边院子里；当我背着书包
上学念书的时候，就是炕席成了我每天完成作业或看书
的书桌；当我结婚的时候，就是炕席成为我洞房花烛夜的
爱情之床；当我喜得贵子的时候，又是炕席迎接我的下一
代降生，也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炕席伴我走过很长一段宝贵的人生时光，它承载了
我人生中很大一部分酸甜苦辣的重荷。如果说我认识炕
席从铺炕席起步的，那么我理解父爱的伟大内涵，便是从
父亲编炕席时开始的。

记得在念小学时，因家里贫困，没有褥子铺，晚上就
直接睡在炕席上。那时的孩子，更谈不上穿衬裤，穿个裤
衩就算是很富有了。肉皮直接挨着炕席睡，早晨起来一
身炕席花子。一次，父亲看后笑了，说他的炕席花印到儿
子身上了。这年冬天，父亲多编了几领炕席，到街里换回
褥里褥面，又包回几斤棉花，母亲在炕席上缝作几床新褥
子。至此，我遍身的炕席花子，变换成温暖的符号；似乎
一夜间，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时代。

父亲是个勤劳能干的人，又是个心细手巧的人。每
当编完炕席之后，剩下零星篾头子也利用起来。编席织
篓，大、中、小三个号码，大的过年淘米用，中的装豆包，小
的装豆馅等；编穴子，穴粮食、盖烟架等。这些织篓穴子
小物件，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巴什儿，家里每到
用时一点也不憋手。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父亲的一生，编织
了半个世纪的炕席梦，苦辣酸甜皆编进了炕席里。如今，
传统的炕席离我们渐行渐远，家乡人也都睡起“席梦
思”。而那久远的炕席花子，似飘荡的簇簇乡愁，却永远
萦绕在我的心灵深处，编织着我的岁月人生。

编席子编乡愁
□赵富


